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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近本真 ： 一位翰林學士筆下的
非文人階層

艾朗諾
賈 倩 譯
【摘 要】洪邁 （１１２３—１２０２ ）身世顯赫，身爲翰林學士與朝
中史官，以《容齋隨筆》見稱於世，卻編纂了卷軼浩瀚、多達三十二
本集子的志怪小説集 《夷堅志》。其所收集的故事往往牵涉到商
人，以及階層更低的士兵、屠夫、侍從、娼妓等，是宋代菁英文人筆
下很少見到的人物。而這些故事不是洪邁憑空虚構的，絶大多數
來自知情人的口述，有些是洪邁的親友，不少在結尾處記下知情
人的姓名與官職，身份可考證，足見提供消息的人真實可靠。 因
這些故事不像一般文學作品那麽程式化，筆下的社會底層人物也
就不那麽充满刻板印象，讓我們可藉以窺見當時菁英文人對平民
的一些認知與看法，有些是出於我們意料之外的。
【關鍵詞】洪邁 《夷堅志》 商人 騙子 娼妓 其他女性

在通俗文學出現之前，即在（至少我們現有認知中的）通俗語言寫作開
始普及的元明時期之前，在中國寫作的大多是受過文言經典教育的人。所
以也不難料到，這些作品不論寫的是歷史還是文學，其中心人物不管是大
小官員、道士、和尚，還是傲然超脱的隱士、醫生或占卜師，都來自於與其作
者同樣的特權階級。有關不那麽富裕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階層的作品數
量並不太多，然而，不論在任何歷史時期這些族群纔是中國社會的真正主
體。當閲讀菁英階層所寫的這些作品時，我們應明白其特殊的價值，它們
既體現了菁英文人對平民的看法，也揭示了他們對自己階層本身的認知。

·７４·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也許最好把這類作品的内容理解成不過是這些看法的投射，僅此而已。
不過在一些文體和次文體中，對於是否只能寫某些特定的群體並没有
很嚴格的要求。首先能想到的是樂府或歌謡類的詩，它們有以敘事詩體描
寫徭役、士兵和農民的悠久傳統。另一種常有非菁英階層出場的文體是存
世數量驚人的志怪小説，因爲鬼怪、惡魔、狐妖等對於要選什麽人來折磨並
不挑剔。唐代的志怪小説集可以爲任何有興趣重構文人對較低社會階層
的描述的學者，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料。
洪邁（１１２３—１２０２）的《夷堅志》是宋代篇幅最長、也最重要的志怪小説
集，比任何當時以及前朝的該類書籍都更卷軼浩瀚 。現存的兩千多個故
事僅佔原著的一半。除了龐大的篇幅，《夷堅志》的另外幾個特徵也使它成
爲研究菁英階級描繪社會底層特别有價值的材料。一是其編者特殊的地
位。與許多其他唐宋志怪小説集的編者不同，身爲翰林學士、朝中史官的
洪邁並非處於菁英階層的邊緣。相反，在他的直系親屬中就出了三位丞
相、四名學士，包括其父洪皓（１０８８—１１５５）及兩位兄長洪適（１１１７—１１８４）、
洪遵（１１２０—１１７４），這在宋朝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身世顯赫的洪邁
卻一直堅持收集、紀録志怪故事，編入他的《夷堅志》中（並出版）。直到離
世之前，他歷時五十年，共編纂了三十二本 （或部）。而這一切都是在他菁
英同僚們激烈的批評聲中堅持進行的。很多人都認爲他編寫 《夷堅志》根
本是浪費時間，與他顯要的官位及飽學之士的身份不符 。洪邁的另一部
重要作品，即收録了他閲讀文學經典和歷史的筆記的 《容齋隨筆》，則得到
了很高的評價。在洪邁身上我們看到了兩個對立的極端：他是一位聲名
顯赫的官員，卻無限著迷於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奇異故事，用他自己的話來
①

②

夷堅是《列子》中提到的一位收集志怪故事的傳奇人物。見《湯問》，楊伯峻編：《列子集釋》卷
五，香港：太平書局 １９６５ 年版，第 ９８ 頁。對《夷堅志》及其編者洪邁概況的優秀介紹見 Ｅｌｌｅｎ
Ｃ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ｓｔｅｎｅｒ牶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ｏｎｇ Ｍａｉｓ “Ｙｉｊｉａｎ Ｚｈｉ ”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ＩＮ：Ｈａｃｋｅｔｔ，２０１８）． 另見 Ａｌｉｓｔｅｒ Ｉｎｇｌｉｓ，Ｈｏｎｇ Ｍａｉｓ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ｓｔｅｎｅｒ”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ｌｂａｎｙ，ＮＹ：ＳＵＮＹ，２００６）． 近期的一部關於《夷堅志》的日文概論爲伊原
弘、静永健：《南宋の隠れたベストセラー“夷堅志”の世界》，東京：勉誠出版 ２０１５ 年版。
１１２５—１２２０）寫過一首讀《夷堅志》有感的詩，其中的“陋儒”一
② 與洪邁同時代的南宋詩人陸游（
詞指的就是，當時批評編《夷堅志》對洪邁這樣地位顯赫的人來説是誤入歧途的人。陸游提到
這些人是因爲不同意他們的觀點。見陸游《題夷堅志後》，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卷三七第 ２３７１ 頁。洪邁在爲《夷堅志》的三十二本集子寫的無數篇序
文裏，也多次提到當時這種對該書的否定，並爲自己申辯。對此的討論見 Ｉｎｇｌｉｓ，Ｈｏｎｇ Ｍａｉｓ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ｓｔｅｎｅｒ，”ｐｐ．２４ ５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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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甚至到了過分的程度，而這些故事很多都發生在鄉下，並且裏面的人物
都是些無名之輩；他也是一名學識淵博的大儒，卻不知花了生命中的多少
時間將那些故事重塑成不知虚實、無明顯説教目的或效果的精美文言小
説。洪邁個人處於菁英文化的中心，而他所編録的志怪小説在菁英文化
中最多只算末流。這一强烈的對比很值得關注，因爲它很好地證明了我
們可以將《夷堅志 》解讀爲是洪邁對自己社會階層和社交圈以外的人的
認知。
另一點需要牢記的是，洪邁並没有創作這些故事。他只是收集故事，
多數來自於知情人的口述，雖然也有一些來自書面記載。我們能知曉這一
事實是因爲洪邁習慣性地在每個故事結尾注明知情人的名字（不是所有的
故事都有標記，但很大一部分有，而且洪邁常把從同一個人那裏聽來的幾
個故事編排在一起）。順便提一下，這些知情人士並不是洪邁虚構出來的。
雖然不是所有人的身份都能得以考證，但能考證出的人數足以讓我們相信
他們與洪邁生活在同一時代而且讓我們確定洪邁没有爲故事憑空捏造消
息來源 。
《夷堅志》中有幾百名消息提供者。其中一些是洪邁的家人，但大多數
都應該是他在行旅途中遇到的外省官員。在洪邁的官宦生涯裏，他不僅多
次在朝中任職，也在郡省當過地方官 （還有没有任何職位、歸家休養的時
期）。所以他和很多同級官員一樣，踏遍大宋的國土，甚至曾出使北方的金
國。因此他有大把機會四處走訪、搜尋當地的志怪故事。給洪邁提供消息
的人很有可能多數都是國家官僚機構的成員，官階有高有低。因此，收入
《夷堅志》的幾千個故事可以看作是更大的口述故事資料庫中的代表作品，
其中大多植根於特定的地區，文中提及的日期、地方人物的姓名和當時的
地名，將故事與其發生地牢牢地聯繫在了一起。我們不知道這些故事在洪
邁把它們紀録下來之前流傳得有多廣。也許它們很多在 《夷堅志》出版之
前並没有傳到距離其發生地太遠的地方。（《夷堅志》的每一本集子似乎都
在完成之後就立刻出版了。） 我們也不知道洪邁在把從知情人那裏聽到的
口述故事改寫成我們今天在《夷堅志》裏所看到的書面形式的過程中，做了
①

②

見 Ｉｎｇｌｉｓ，“Ｈｏｎｇ Ｍａｉ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Ｙｉｊｉａｎ ｚｈｉ，”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ｎｇＹｕ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２ （２００２ ）：
ｐｐ．８３ １２５．
”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９３，ｎｏｓ． ４ ５ （２００７）：ｐｐ．２８３
② 見 Ｉｎｇｌｉｓ，“Ａ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Ｍａｉｓ Ｙｉｊｉａｎ ｚｈｉ，
３６８；
張祝平：《夷堅志的版本研究》，載於《古籍整理研究叢刊》第 ３ 期（２００３ 年），第 ６６—７７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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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重寫、編輯和塑造的工作，更不知道他對故事的選擇反映了多少他的
個人品味、以及是否有什麽有意無意的目的。收集和紀録如此大量的故事
（多數都是初次被紀録在案），讓洪邁在文學史上有了特殊的地位。對本文
論述尤其重要的是，洪邁並不是自己憑空虚構了這些故事。他給予了他所
收集的故事最終的文學呈現形式，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樣貌，但總體
上這些故事遠非個人的創作。它們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故事語庫，被講了又
講，口耳相傳，但在洪邁之前幾乎没有人爲了傳承給後人而把它們整理保
存下來。若不是洪邁，大部分的故事都不會爲今天的我們所知。這些資料
本質上的集體性，也意味著我們在《夷堅志》裏發現的任何一再出現的主題
和偏見，也許並非簡單地反映了其編者的個人特質。
説《夷堅志》中收録的大多是關於非菁英階層的人的故事並不準確。
相當一部分的故事是有關較低層的文人的，即外省政府機構的官員或他們
的下屬。雖然這些人不屬於洪邁所在的絶對菁英階層，但他們的地位顯然
比商人、勞工和僕從要高。給洪邁提供消息的多數也是文人，就我們所知，
他們應該是洪邁在官職調動的旅途中自然會遇到的人。但由於故事的數
量如此之龐大，我們的編者對奇異事件的興趣如此之廣泛，所以他能够不
時地收入一些比他自己社會階層低很多的人的故事。從這一方面來説，
《夷堅志》不論怎麽看都與像洪邁那樣顯赫的官員通常會寫的作品截然
不同。
我們能從研究這部書裏的這類故事中得到些什麽呢？《夷堅志》的内
容非常豐富多樣，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解讀。至今爲止，英文學術作品
大多將《夷堅志》故事作爲窺探宋代民間宗教、鬼神信仰及對現實與未知世
界之間關係的看法的窗口。本文的關注點有所不同：通過聚焦關於商人及
更低階層的故事，筆者希望能闡明菁英階層的説故事的人和敘述者們對非
菁英階層的認知。但這些究竟是誰的認知呢？有一些是洪邁自己的，畢竟
他決定了最終把哪些故事納入集内以及這些故事現在的呈現形式，還有一
些來自那幾百個給他提供消息的人。雖然兩者之間具體如何平衡我們不
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們都對這些故事有著影響。筆者在這裏將探索
的是故事的敘述者們對非菁英階層角色的態度有多麽不同和不可預測。
《夷堅志》中對非菁英階層生活的展現不像文人詩歌裏對該階層的描述那
麽程式化、那麽充滿刻板印象（實際上，與農民、士兵和勞工等不同，普通商
人幾乎從没有在當時的文人詩中出現過）。《夷堅志》的這一層面及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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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被忽略了。但這纔是它與幾乎所有其他同時代作品不同的地方，特别
是像洪邁這樣顯赫的士大夫會讀到的那些。
本文將這些故事裏最常見的非菁英階層的人物分成了幾類，並將依次
分析：商人、騙子、娼妓、屠夫、士兵、侍從，以及其他女性角色。最後一個類
别，一般女性（即娼妓以外的女性，前者已自爲一類），第一眼看似過於抽象
和寬泛，但如果我們用講述並記録下這些故事的男性的視角來看的時候，
就不會這麽覺得了，因爲在他們的生活和男權文化中女性處於非常邊緣的
位置。

一、商

人

商人在《夷堅志》中的形象一般不太正面。關於他們或有他們出現的
故事裏，商人往往是貪婪的象徵，有的會因太癡迷賺錢而將獲取利潤放在
一切人道關懷和道德準則之上。這似乎是一部分商人故事的中心思想。
關於稍微值得尊敬的商人的故事很少。更找不到做爲道德模範或者堅持
原則、行美德而不貪贓枉法的商人的故事。這種故事或許存在，正如我們
在後來的明代小説集裏讀到的，但我們在《夷堅志》裏看到的描繪則反映了
對商人階級的傳統觀念，這種觀念在受過正統教育、以做官而非買賣爲生
的菁英階層中很普遍。長期以來菁英階層都有鄙視商人的傳統，因爲後者
没有受過儒家經典教育，唯利是圖。在這些故事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
種態度。
《夷堅志》裏的商人可以聚斂可觀的財富，但正是這些財富，或是他們
對於財富增長的癡迷，往往使他們墮落。這些商人常常不明白世界是按照
道德秩序運轉的。沉迷斂財的人在這些故事裏成爲了愚蠢以及這種貪婪
所帶來的最終自我毁滅的象徵。
舉個例子，一名來自泉州的楊姓客商從事海上貿易十餘年了 。在東
南沿海一帶行船，常常會遭遇風濤之厄。每當碰到這種情況，楊某就會呼
唤神明，求保平安，並發誓將以捐錢飾塔廟、設水陸齋爲謝。然而一旦安全
到岸，他就把自己的誓言通通抛到了腦後。一天夜裏，他夢到諸神前來譴
①

①

《泉州楊客》，洪邁：《夷堅志·丁志》，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１ 年初版，卷六，第 ５８８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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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他的行徑。他保證這次返回臨安之後必會一一兑現之前的所有承諾。
“汝那得有此福？”一位神明質問道，“皆我力爾。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
還。”這威脅讓楊某十分恐懼，回到京城以後，他聚集了自己所有的財物。
爲保險起見，他把珠寶、香料這些自己最值錢的東西存放在了一位唐翁家
的土庫中，而像布料、草藥、植物染料這些不那麽貴重的東西則放在了土庫
的外面。他告訴唐翁自己打算用十分之一的財産酬神願，然後放棄從商、
回老家泉州。當晚，唐翁爲他設宴，楊某大醉。次日聽聞城裏離土庫不遠
的街區著了火，楊某便登山眺望。起初看到燒的不是土庫在的那條街時楊
某還鬆了一口氣，但看著看著就發現，火很快燒到了土庫的那條街。楊某
跟他的僕人説，就算一直燒到倉庫，我也只會失掉些不太值錢的東西。火
似乎滅了，但等楊某去土庫查看時卻發現，自己所有的財産都已化爲灰燼。
當晚，楊某在燒焦了的倉庫裏懸梁自盡。他的屍體在那裏掛了一夜，最終
被人用稻草捲起來埋了。
我們當然知道臨安城裏常有火災，因爲木製建築很容易起火，整個街
區都有可能多次被焚毁。但故事展開的方式是讓火勢先逼近土庫（指的可
能是一種地下倉庫，不論如何應該不會起火），然後似乎滅了，最終卻又燒
掉了倉庫和裏面所有的東西，從而使讀者確信這是神明在兑現要奪取他們
給予楊某的所有財産的威脅（特别因爲神明應該知道楊貪婪地打算只給他
們十分之一的財物）。這不僅是對楊某經濟上的摧毁，更是致命的懲罰。
結尾的楊某暴屍於野、連個便宜的棺材都没有便草草落葬的細節，最終完
成了神明將他化爲赤貧的懲罰。這位多年來自以爲可以騙過神明的富商
落了個如乞丐般入葬的下場。
在另一些故事裏，商人欺負的不是神明而是生活裏的其他人。據説東
南地區的客商需要一次乘幾個月船的時候，通常會找一名當地的娼妓作爲
“嬸子”攜伴而行。這些女子被聘來幫商人打理日常雜務，夜間與之同寢。
一個叫王三客的商人説服了一位唤名翟八姐的女子在他爲期一年的旅途
中做他的“嬸子” 。翟八姐身材壯碩，不算漂亮，但勤苦努力，且極爲節儉。
在同行的幾個月裏，王發現自己的積蓄穩定增長，生意也比以前獲利更豐。
最終王跟翟八姐説想讓她做自己的妻子，即使她已經四十歲了。但實際上
王早已有了家室。王每逢秋天都會回家，在那年歸期將至的某個晚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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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一間旅舍投宿。第二天早晨，王早早起身、登船啟程了。等翟八姐到
碼頭的時候，王的船已經開到了河中央。被如此欺騙、抛棄的翟八姐當場
投水自盡。王在船上目睹了這一幕，慶幸自己在這段關係裏獲利頗多又能
如此迅速抽身。然而在他回家與妻兒團聚不久之後，家裏就鬧起了鬼。群
鬼在一個身材魁梧的婦人的帶領下，恐嚇他一家老小。不久之後，王的兩
個小兒子被記恨他們父親的鄰居家的僕人給刺死了。接著，王的大兒子醉
酒後與人發生口角並殺了人。王得花錢爲他免去死刑，流放嶺南。再然
後，王剩下的唯一一個兒子也在酒後紛争中被人奪了性命。家破人亡、滿
腔怨憤的王不久之後也死了，他的寡妻隨之餓死。由於無人繼承，王家的
家宅也歸還給了當地宗族的族長。
鑒於故事裏“嬸子”的卑微地位，我們可能會驚訝竟然有因辜負這樣的
女子而慘遭報復的故事存在。與神明懲罰楊姓客商的故事比起來，這個故
事顯然更出乎意料。我們發現故事不僅强調了王抛棄翟八姐的駭人行爲，
還特意給我們描繪了王看到八姐投水自盡時沾沾自喜的嘴臉。這些故事
裏的商人就是如此自私、不人道，而他們也必遭報應。
不論用什麽方法獲取，財富本身也許就有著腐蝕人性的特質。一個男
人，如果年輕又多金，就特别容易落到不好的下場。《西湖庵尼》是 《夷堅
志》裏的名篇，在後世的文學作品中被多次改編 。它講述了年輕男子勾
引美豔人妻的驚人故事。這個在故事裏無名無姓的年輕男子整日泡在婦
人家街對面的茶肆裏，就爲了等著能看上她一眼。他最終注意到一個可
能是爲教婦人念佛禱告而來造訪的尼姑。他跟著尼姑回到西湖庵，提出
要給她們捐一大筆錢。尼姑接受了提議以後，男子進一步要求她與自己
合謀，以慶賀殿宇屋頂翻修成功爲藉口，將婦人騙來尼姑庵，届時尼姑可
以乘婦人宴席酒醉之機將其 “引憩曲室就枕 ”，而他就在曲室裏等著强
姦她。
極度卑劣的尼姑一角是這個故事讓人記憶深刻的原因。她積極地響
應並參與了年輕男子在尼姑庵（最不該發生這種事的地方）侵犯婦人的計
劃。這一定也是尼姑出現在篇名裏的原因。不過我們也不該忘記年輕男
子有多邪惡。他有兩個突出的特點：很有錢，也似乎有大把的時間———一
看上婦人就成天泡在她家對門的茶肆，只是爲了再看她一眼。我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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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如何變得這麽富有的。也許他是富商家的子弟；不太可能出身官宦世
家，因爲如果是的話，故事裏應該會有所提及。不論如何，他的財富顯然腐
蝕了他，或者至少給了他實現他那可恥的幻想的途徑。
年輕男子在故事裏的下場是這樣的：他在性侵醉得不省人事的婦人時
猝死了。婦人醒來後發現床上有個陌生人躺在自己身邊死了，便匆忙回家
去了。年輕男子的家人找不到他，就去他最後被人看見的地方四處詢問，
終於在尼姑庵發現了他的屍體。於是官府對此進行了刑事調查，尼姑最終
認罪並被判了死刑。允許在自己庵裏發生性侵事件的尼姑遭到了法律的
制裁。而另一種制裁，來自神明的制裁，也一樣降臨到了年輕男子的身上。
生活在現代的我們，可以純粹從生理學的角度來理解他的死因。他的性行
爲超出了他身體的負荷，從而死於過勞（比如心臟病發作）。（這種因縱慾
而帶來的致命後果在後來的明清色情小説中變得很常見。）但宋代的讀者
可能對年輕男子的死有另一種解讀：那是老天對他的罪行以及在神聖場所
進行性侵從而瀆神的懲戒。很多《夷堅志》的篇目都講述了類似的、因破佛
家戒律而遭到報應的故事。
我們在這些故事裏能感受到洪邁所屬的社會階層與商人、特别是富商
階層之間的文化隔閡甚至疏離，在其他宋代的資料裏也不難找到類似的立
場。例如，沈括（１０３１—１０９５）的《夢溪筆談》裏有一則關於歐陽修 （１００７—
１０７２）的好友、
以善飲著稱的文人石曼卿（即石延年，９９４—１０４１）與一位富
有的年輕男子的故事。 這位男子恰巧是石曼卿在北宋都城的鄰居，雖然
年僅二十歲，卻驚人地富有（他一定是某個富商家族的後人），但據説從未
與士大夫，也就是像石曼卿那樣的文人雅士有過任何交集。然而，這位姓
李的富豪熱愛美酒，聽説曼卿善飲後，某晚邀他到府上做客。文章雖然描
寫了精緻的食物、昂貴的美酒，以及由當晚在席的美麗小妾們表演的華麗
歌舞，但字裏行間始終强調的都是主人的粗俗：他不知道如何穿戴得體地
迎客，不知如何行拱揖之禮，離開時也全然不顧禮數（主人自己早早地離席
了）。整晚主客之間甚至似乎都没有什麽交談。主人粗魯的裝扮和行爲讓
曼卿感到極爲震驚，如此富有之人竟全然不知君子應如何行事舉止。曼卿
暗自認爲這個人是“豪者之狀，懵然愚騃”。這纔是這則發人深省的故事的
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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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故事裏對於追求財富的消極態度不僅僅是文化上的疏離或
對富豪的蔑視。追逐金錢，即便是很少的數量，這一行爲本身就會被認爲
有著令人厭惡、甚至不道德的本質。我們在上文翟八姐的故事裏就已經看
到了這一點，辛勤服侍王三客的“嬸子”被那麽無情地抛棄。張六翁殺蠶的
故事則是一個更極端的例子 。有一年，信州桑葉（蠶的食物）的價格暴漲。
住在沙溪的張六翁聽説了這件事。他家種了桑樹，所以有大量的桑葉。他
決定把葉子採下來運去信州大賺一筆，這意味著他將没有葉子來喂自己家
養的蠶。但算了一下，他發現把葉子賣去信州賺得比拿來喂自家的蠶要多
得多（也賺得容易得多）。於是他把家裏養蠶的簸箕都扔進了河裏，把蠶都
淹死了。但他老婆擔心要是把蠶都扔了，明年想再找種就難了，所以她偷
偷地藏了兩箕在小老婆的床底下。當天夜裏，張六被告知有賊闖進了他家
的樹林偷桑葉（他不知道那是他老婆瞞著他讓他們兒子摸黑去採桑葉來喂
她藏起來的蠶）。張六沖進桑樹林，用長矛戳死了小偷，一片漆黑中他並没
有意識到殺的其實是自己的兒子。回到家後，他沾沾自喜地告訴老婆他都
做了什麽。他老婆猜到了最壞的結局，衝到桑樹林，看到兒子的屍體之後
便在桑樹上自縊了。見老婆遲遲不回來，張六於是也去了桑樹林，見到死
去的妻兒後，意識到自己做了些什麽，便也自殺了。最後，他的小老婆發現
家裏只剩自己一人，便出去找他們。看到三具屍體的她大聲哭嚎，驚擾了
里正。里正立刻把她抓了起來，要指控她謀害三條人命。小老婆設法逃
脱，跑進桑樹林裏也上吊了。這麽一來，一整家人都死光了，而敘述者則冷
漠地挖苦道：“元未得一錢用也，天報速哉。”
這個故事深受佛家禁殺生（包括蠶）的戒律的影響。《夷堅志》裏有很
多關於類似的因殺生遭天譴的故事，而該篇引人注意的地方在於將爲謀蠅
頭小利而無視生命與隨之遭到老天的報應聯繫在了一起。對於不信佛的
讀者來説，用無情滅門來作爲對一個家庭成員殺蠶的報應未免太過極端，
特别是家裏的一個成員還盡其所能地救下了一批蠶。來自完全没有受過
佛教影響的社會的讀者，就更難理解這個故事了。然而，在 《夷堅志》的世
界裏，這樣的懲罰並不被視爲極端，尤其是當殺生的動機是爲了謀求邪惡
的金錢利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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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騙

子

《夷堅志》裏關於騙子的故事相對比較少，不過都很重要。這些故事第
一眼看上去可能會被認爲是商人故事的某一類别，或者至少與之相關。但
其實它們和上文所討論的商人故事大不一樣。
這些故事都各不相同，洪邁給出的知情人的姓名也都不一樣 （如果知
情人有姓名的話）。不過有幾篇有些類似的元素，相似點多到讓它們看起
來像是同一個原型的不同變體。它們説的都是欺詐初涉官場的男子（通常
在他們考上進士、步入官場以後）的故事。事件都發生在京城臨安（杭州），
主角返京接受新的任命。被騙子盯上的都是聽聞攜帶了大量錢財入京的
人。這也不是什麽稀奇的事情，因爲任期之間的空檔有時長達幾個月、甚
至幾年，在此期間他們需要能維持自己在京城的生活。另一個常見的元素
則是讓年輕漂亮的女子在騙局裏扮演各種關鍵角色。有時這些女子會製
造一個假身份，比如丈夫外出遠行的少婦 。女子通常會住在年輕男子下
榻的旅館或寓所附近，可能會爲了引起男子的興趣故意讓他一睹自己的美
貌。僕人在雙方之間傳話，幫他們遞送情書，最終兩個人走到了一起（可能
要花幾個月纔能實現）。或者，在韻事發生之後，一切看似安全無事，他便
可能會蠢到被女子説服搬去與她同住 。不論哪種情況，離家的“丈夫”，一
般是個壯漢，很快就會毫無徵兆地回家，在自己的宅子裏抓到這對偷情的
情侣。這時，年輕的男子要麽甘心被敲詐，試圖以此來平息丈夫的怒火，並
儘量淡化醜聞；要麽逃離現場，將自己的錢財家什都留在身後。若事後第
二天男子路過“少婦”的住所，他會發現那裏一夜之間就搬空了，這當然是
因爲住在那裏的那對男女根本不是結髮夫婦，而是一對騙子。
這類詐騙只需要幾個人就可以完成：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和幾個僕
人。也有比這複雜得多的騙術。仍然需要一個女人，但多了一個和目標人
物“交朋友”的男性角色。其中的一個故事的目標人物是鄭主簿，碰巧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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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間旅館的孫朝請跟他成了朋友 。鄭看到有一些人來找孫，其中包括
帶著朝庭任命函最後登場的大程官。孫邀鄭第二天陪他去找幫忙接洽妓
妾的牙人。孫自己買了兩個，鄭聽到有自己喜歡的女子 （剛好價格也很優
惠），便也決定放縱一把。他買下了女子，並立刻將其帶回了自己的住所。
兩天以後，鄭出門辦事，當他回到住處時卻發現女子已經逃走，並帶走了從
行李裏翻出的他的全部家當。鄭於是去了孫的房間，而孫也已不見蹤影。
鄭立刻跑去了牙人的店面，卻發現那不過只是間酒肆。他終於意識到孫和
他見到的、或通過其認識的每一個人都是騙子。
另一個故事講的是騙賭。沈將仕在京城等待新的任命，跟與他處境類
似的鄭、李二生交好，幾個月間來往不斷 。一天鄭、李二人帶沈將仕去見
他們的一位任朝議使君的王姓故人。王老年事已高，且抱病在身，雖然爲
客人設了宴，自己卻咳嗽不止，不得不早早離席，入房休息。鄭、李二人乘
著主人不在便開始喝酒，還跟王的小妾們賭錢。沈也入了局，一連贏了好
幾回。小妾們輸了個盡，銀錢、首飾一樣不剩。沈可憐其中的一個漂亮小
妾，提出要幫她賭一局，試圖替她贏回輸掉的東西。立刻，沈的運氣就没
了，不但很快輸光了贏來的錢，還開始迅速地輸掉當天自己身上帶的錢。
當他輸了個精光的時候，老人家突然又回到席間，小妾們則把客人推開跑
回了自己的房裏。第二天沈去找鄭、李，兩人卻不見蹤影。他隨後去了王
宅，發現那裏也一樣空無一人。鄰居告訴他没有什麽姓王的官員住在那
裏，不過最近幾天倒是有幾個遊手好閑的人跑了進去，帶了一群平康坊的
妓女在屋裏飲酒賭博度日。
這些故事裏有兩點特别值得注意。第一點是騙局的野心、規模之大。
上文概述的兩則故事都包含了一整套的角色（有點像一個劇團），所有人都
扮演著和現實生活中的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物，騙局需要幾個禮拜、甚至幾
個月的時間來完成。官員角色的加入特别有意思，在鄭、孫二人的故事裏
甚至還有全副武裝的士衛、大程官和看似是朝中發來的假冒任命函。我們
必須記住，被騙的人都是朝廷命官。换句話説，他們不是什麽没見過世面
的鄉巴佬，所以這些騙術一定極爲精湛。上文所復述的四個故事裏有三則
的消息提供者，都自稱目睹了整場騙局。鄭主簿一篇的消息來源則是洪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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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侄子。
第二點，也是對於本文論述更爲重要的一點，即敘述者對於其所描述
的騙局的態度。這些故事裏並没有來自作者的反對聲，也没有來自人或者
神明對騙子的懲罰。在一個《夷堅志》故事裏這類懲罰的缺失，就已暗示了
在作者看來懲罰並没有必要。爲什麽？也許因爲這些騙局可以被説成是
“無受害者的犯罪”（雖然被騙的人顯然不會同意）。没有任何暴力，受害者
在肢體上也没有受到創傷。受害者的確失去了或大或小的一筆財富，但除
此之外並没有遭到什麽不可彌補的重創。不僅騙子没有受到來自作者的
反對或懲罰，而且有的故事還洋溢著敘述者對騙子的著迷：他們高明的騙
術、大膽的野心以及對詐騙目的的極高的成度。就這一點而言，這些故事
和前文討論過的關於無恥商人的故事完全相反。那些故事裏道德批判意
識强烈的敘述者，被换成了享受重述精妙騙局的解説員。這類敘述者經常
在明清小説裏出現，然而我們在《夷堅志》這樣一部由高官編纂的故事集裏
也遇到了。此外，這些故事裏的受害者都來自編者所在社會階層，騙子則
來自較低的階層。然而，受害者都很愚莽———不得不説，有些受害者更蠢
一點———而騙子卻很聰明。敘事者對讚賞和蔑視對象的選擇與常理完全
相反，這一點很有意思，尤其相較之下作者對貪婪的商人下手頗重。我們
在這些關於騙子的故事裏，看到的可能只是作爲説書人的洪邁在進一步捍
衛儒家道德。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踏出了自己的社會階層、在敘述中流
露了對低社會階層的關注和同情，即使他們讓他自己階層的人看起來
很蠢。

三、娼

妓

很多《夷堅志》故事都講到了大宋國城市裏的歌女或妓女（通常是在都
城開封和臨安）。娼妓在這些故事裏並不是簡單地當個配角，而是主角，且
常常出現在標題裏。這些故事因對職業娼妓的描寫而引人注目。十一、十
二世紀的文人寫的詞裏雖然常常出現娼妓，但很多都是些陳腔濫調。《夷
堅志》裏的娼妓與那些刻板印象有著極大的不同，她們也和廣爲人知的唐
傳奇裏的倡女形象很不一樣。
《夷堅志》很少將娼妓浪漫化，把她們變成誘人的、文人性慾投射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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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不管現實中能不能得到）。相反，這些故事通常把該類女性刻畫成被光
顧風月場的男人利用、抛棄的女子。故事裏的男性大多來自官宦階級，而
且形象並不討喜，通常是些任期滿了以後返京待命的外省官員。他們有錢
有閑，頻繁出入要鬧坊曲的酒肆、歡場和妓院，與娼妓們展開一段段風流
韻事。
我們來看一則題爲《紅奴兒》的短篇 。處於任期空檔的斛世將在臨安
的坊曲裏穿行時，碰到一個女子朝他叫喊。他剛開始没認出來是誰，走近
幾步之後（他後來跟自己的男性友人這麽説的）纔發現是幾年前跟自己風
流過一場的倡女紅奴兒。她指責斛騙了她，與她立下婚約卻又突然背棄了
她。她還説，自己生病以後斛雖然仍在京城，卻從來没有去探望過她。她
預言斛很快會染上跟自己一樣的病，而且不會有好下場。至此，斛世將和
讀者都能推斷出該名女子實際上是紅奴兒的鬼魂，一直在她病逝的坊曲裏
等著斛回來。毫無懸念地，在這場街邊對峙之後不久，斛世將就染病死了。
故事裏最令人矚目的是女鬼譴責斛世將時説的一番話：“君向與我約，
如何始以不娶欺我，既而背之？我病，君略不相視，天地間豈有忍人如君比
者？”被男人欺騙是這些故事的共同主題。他們許下諾言後又違背，有的故
事裏的男子竟會跟自己的新相好借錢之後攜款逃跑。姑娘們可能要承擔
極悲慘的後果。發生的一切讓她們深受恥辱，不切實際的期望也突然落
空，雙重打擊下，她們便一病不起。有的女子最終死去，就像紅奴兒那樣。
同樣常見的是自殺，然後她們的鬼魂會回來報復那些毫無防備的男人。
這些娼妓的故事與同時期的宋詞裏常見的對妓女的刻畫方式，有著天
壤之别。在宋詞裏，同樣的女子，頻頻唱著描寫她們或 “她們”内心所想所
望的曲子，或扭捏輕佻，或冷淡疏離，而最常見的則是成爲男性愛慾的獵
物，結局總是寂寞與心碎。誠然，很多宋詞寫的都是破滅了的愛情，被孤身
留下的都是女人。但描寫一個娼家女子爲離她而去的風度翩翩的情郎傷
神憔悴，與刻畫被困苦和恥辱逼到自殺的女子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即使是詞裏性子最烈、自主性最强的女子，像我們有時在柳永 （約 ９８７—
１０５３）的詞裏讀到的那種，也只會幻想要在她那四處流連的情人下一次來
找她的時候“懲罰”他，讓他不能一夜春宵，而不會變成重返世間、企圖奪人
性命的鬼魂，雖然她完全有理由這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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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故事的存在，本身就很令人驚訝了，鑒於其與成千上萬首宋詞裏
呈現的同類女性的形象如此不同。如何解釋它們的存在呢？可以認爲它
們反映了《夷堅志》的編者洪邁對這類女性的同情和理解。雖然看似牽强，
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有一些證據可以支持這種可能性：洪邁本人在一個
關於娼妓的 《夷堅志 》故事裏出場了 （他在故事裏出現是非常罕見的事
情） 。洪邁作爲太守出席了一場宴會，一位歌女在唱例行歌曲唱到一半時
自己停下了，宣告要唱一首暗含隱喻的述懷小曲，講的是一個不知姓名的
無賴是如何騷擾她的。這是個獨一無二的故事，被收入《夷堅志》可能只是
因爲洪邁在某種程度上對這位女子有些同情 （以及欣賞她自己作詞的
才能）。
另一方面，洪邁也從很多不同的知情人士 （故事結尾給出了他們的名
字）那裏，聽到了很多其他關於娼妓的故事，這些女子復仇的冤魂來自各個
不同的時代。所以不論是洪邁還是其他任何個人，都不能被稱爲是這些故
事的創造者，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洪邁認爲它們很適合被放進《夷堅志》裏。
也許我們最好認爲，這些故事反映了當時社會大衆，模糊地意識到了這些
女子經常會被她們賴以維生的男性利用。很多故事裏的娼妓都很年輕、單
純、容易受騙。當時的都市社會普遍知道這些女子生活工作的“歌舞坊”裏
存在著人力損耗。諷刺的是，爲這種損耗付出代價的不是在此揮霍錢財、
放縱自我的男人們，而是被雇來提供此類消遣的女性。這樣的故事出現在
一部致力於收集“志怪”的小説集裏終究也不算太出人意料，因爲志怪多數
講的是鬼怪報應。不論如何，關於娼妓的故事讓人清醒地看到了現實的另
一個面貌，與男性文人寫給歌女們，在男客人面前表演、傾訴她們有多麽渴
求男人關注的情愛詞曲裏所展現的大有不同。
並不是没有故事展現這類女子可怕的一面。有些故事裏描寫的歌女
完全跟天真脆弱不沾邊。最好的例子是三個太學院的學生在開封一夜尋
歡的故事 。他們本想去城牆南妓院衆多的蔡河一帶，但路上有一個人跟
其他兩個走散了。兩人花了些時間找他，最後決定放棄計劃，回學院就宿。
那第三個人，孫行中，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已經回去了，便隻身去了坊曲。那
天晚上他碰巧衣冠考究，舉止也很傲慢。他一到妓院就吆喝著要買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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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招待他的姑娘們立刻就對他目中無人的樣子産生了反感。據她們後來
回憶説，一發現孫一身華服、獨自前來且舉止傲慢後，她們就立刻“造意殺
之，投尸于河”。殺了他以後 （怎麽殺的並没有説），她們先扒下了他的衣
服，準備之後賣掉。這場謀殺最終還是暴露了，因爲其中的一個姑娘失誤
把孫行中的帽子留在了自己房裏，没注意帽子内裏繡了孫的字“强甫”。在
隨後對孫的失蹤展開的調查中，官府僅憑在那姑娘屋子裏找到的帽子就迫
使她們認了罪。案件中最讓人震驚的是姑娘們那麽快就起了殺心，無緣無
故、無所顧忌。我們看到這些女子在與男人的交易中並不總是被利用的那
一方。不用説也知道，她們的這種行爲在文人寫給她們唱的情歌裏是不會
出現的。

四、屠夫、士兵和侍從
《夷堅志》故事裏有來自各行各業、各個社會階層的人。但就像我們料
想的那樣，很少有故事的主人公來自低於商人的階層（普通士兵、勞工、侍
從、小販等等）。不過集子裏時不時的還是能看到一些這樣的故事。
我們有時在對這些底層人的描寫中，感受到來自上層社會的傲慢，或
者甚至有一絲蔑視。這些人常常做一些在上流社會看來很不道德、令人震
驚的事情（比如，通姦在下層人裏很常見）。然而我們也同樣常看到完全相
反的刻畫：卑微的勞工被理想化地描繪成與最正直而有修養的上流人一樣
品德高尚。雖然這兩種對社會底層的人物的塑造，可能會被認爲是互相矛
盾的，但也許它們都源自于社會頂層的説書人 （即洪邁和給他提供消息的
人），對於他們時代的下層人民的不熟悉。文人階層和勞工之間巨大的社
會、文化鴻溝，既讓講故事的人覺得可以將上流社會範圍以外的人理想化，
也同樣讓他們認爲可以完全藐視後者。
以上兩種模式在下面這則關於屠夫的故事裏都剛好有所體現 。一名
姓丁的鄂州官吏英年早逝，留下年方三十的妻子守寡。很快她便與一個叫
朱四的屠夫私通，兩人肆無忌憚，朱四大白天的就會到丁家去，讓丁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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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二郎很是憤慨。於是丁二郎設法與另一個屠夫哮張二（可能是因爲他有
哮喘），即標題人物、也是故事的主人公交好。丁二郎對張二百般討好，先
是高價買下他賣的肉，然後又借錢給他開肉舖，這樣一來，張二就不用走街
串巷地做買賣了。一旦確信自己贏得了張二的忠心，丁二郎就暗地裏請張
二幫忙殺掉自己母親的姦夫。然而張二的反應好像丁二郎的要求冒犯了
他似的，嚴詞説自己不能被如此爲錢所“貸”。二郎於是與張二絶交。二郎
的朋友們聽説他計劃失算後，都説他錯在不該試圖在下層人身上找尋忠誠
與信譽，因爲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這些美德。不久之後，張二拉屠夫朱四一
起去漢陽買猪。途中需要渡江，兩人卻因乘船的事起了争執，愈演愈烈、進
而拳腳相加。回到家以後，張二一天晚上帶上傢伙潛進了朱四的屋子，把
他和他的兩個孩子都殺了。第二天，張二去衙門告官自首，坦言自己殺了
人，但自始至終對丁二郎及二郎的不滿都隻字未提。當時恰巧有位軍中將
領率兵駐扎在鄂州，從知情人那裏聽説了整件事情。他很欣賞張二的 “志
義”（對二郎的），於是將張二招入自己麾下，並確保張不被問罪。張二後來
因立功還得了官銜。
讀者應該不難看出張二與朱四在河邊的争執是張設計好的，用來做他
暴力報復的理由。雖然他拒絶了丁二郎的秘密請求，但他還是覺得自己有
義務要幫這位恩人，不是因爲二郎對他施予錢財，恰恰相反，只是因爲二郎
把他當成朋友。我們終於明白張二拒絶丁二郎後二郎的朋友笑他高看了
低賤的張二的推論，其實是敘事者插入的不露聲色的反諷。
愛情故事裏也有對社會底層的理想化。王福是一名普通的郡兵 。一
天晚上他獨自巡邏，遇到了一位貌美的女子對他説自己“慕爾已久”（這種
話讀者一看到就會覺得可疑）。他們於是開始夜夜同寢，似乎是在露天，王
福甚至開始在自己不輪班的時候主動要求去巡夜。這一切都對王福的健
康産生了影響，他的家人開始起了疑心。最終，王的父親一路跟蹤窺探，嚇
到了正偷情的兩人。女子逃入附近的天王祠後就不見了。細查後發現，她
竟是神龕上的侍女像變的 （宋代神祠的侍女像一般都製作得非常精美，在
很多《夷堅志》故事裏都變成了貌美的婦人）。王父擊碎了雕像，王福在一
旁看著，落淚嗟嘆。不到一週，王福就死了，顯然悲痛和與妖化的雕像交合
造成的身體傷害，對他都有著一樣致命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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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故事講的是杭州一間茶肆裏的茶僕崔三 。一天晚上，他關了
舖子準備在店裏就寢時，聽到有人敲門。他開門一看，發現是個貌美的少
婦，自稱是隔壁孫家新娶的媳婦。又説她婆婆對她不好，夜裏把她趕出了
家門，她需要個能睡覺的地方。崔三不太願意讓她進來，解釋説自己不過
是個打雜的，不是茶肆的店主。不過他最終還是心軟了。跟意料中的一
樣，女人半夜爬上了他的床，説是自己“不慣孤眠”，兩人睡在了一起。女子
於是常常夜裏造訪，甚至開始給崔三錢，説是他在茶肆的月俸太薄，不足用
給。崔三難以相信自己竟有如此好運，不光白揀了個漂亮 “老婆”，還得了
意外之財。然而，不久之後，崔三素習弋獵的哥哥來訪，聽崔三説了這一幸
事之後立刻覺得很可疑，提醒崔三那一帶多有鬼怪出没。一天深夜，崔兄
在店外設下圈套，果然半夜就抓到了一隻斑狸 。斑狸已經死在了圈套裏，
崔兄於是便把它剥皮烤了，正啖著肉時，發現崔三在一旁哭得淒慘，“不能
勝情”。但幾天之後（在他哥走了以後），崔三没想到他的情人在半夜突然
再次造訪，而且毫髮無損。一開始她大罵崔三，質問他自己對他那麽好，他
怎麽可以對自己如此殘忍。然後她解釋説之前圈套裏抓到的是她的女僕，
她自己那晚則得以僥倖逃脱。當崔三道歉、乞求原諒時，女子的舉止發生
了變化。她知道設下圈套並不是崔三的主意，也承認自己不恨崔三。到這
裏，讀者明白了崔三其實知道女子並不是她自稱的身份，而是一隻斑狸，但
他還是愛她。故事是喜劇結尾，敘述者告許我們他們和好如初，故事的最
後一句話説兩人的情侣關係“至今猶在”。
兩則故事裏的男人都對自己交往的女子全心全意。在文人遇到這類
女子時，他們通常一知道她的真面目就會與她斷絶關係。而王福和崔三與
那些文人不是同一種人，他們在知道自己的情人是妖魔之後，仍然保持著
愛慕與鍾情，這顯然也是他們的故事奇特而吸引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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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 他 女 性
前文討論了《夷堅志》故事對娼妓的刻畫。現在我將把話題延伸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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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他類型的女性。把當時的女性統稱爲 “他者”也許有些奇怪。爲何佔社會
人口半數的群體要被如此詮釋？然而，考慮到當時的文人極少寫到女性，
也許將女性都歸爲一類就不那麽牽强了，至少從男性所寫的作品的視角來
看是這樣。作品中的真誠坦白是 《夷堅志》，以及當時其他筆記小説集，對
女性的刻畫吸引人的地方之一。除了小説和筆記以外，我們今天還能看到
的宋代的大多數關於女性的作品，都是頌揚式的、程式化的（比如，在當時
的紀念或追悼性的文字裏：悼詞、墓誌銘、祭文等）。 這類作品的目的是
爲了滿足儀式和慣例的需求，理應滿是讚譽，所以很少會包含任何過於個
性化的、或者甚至是有争議的内容。《夷堅志》故事對女性的塑造遠遠没有
這麽受到固定模版的束縛，因此裏面女性的行爲範疇更寬，她們的美德和
惡行都有更全面的展示，她們日常生活中的難題也同樣得以呈現。接下來
我將討論這些故事裏常見的女性形象，並按照她們在故事裏的社會角色和
功能分類：英勇決絶的女性、默默受苦的女性、有著未説明或被壓抑的苦衷
的女性以及女瘋子和中了魔的女性。鑒於本章的目的，筆者並非要繪出一
幅宋代社會歷史上女性的全景圖（有人已經做過了），而是要分析《夷堅志》
故事，特别是它們的敘述者們，對女性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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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英勇決絶的女子

有的故事講的是能堅定而勇敢地應對個人生活中的危機的女子，敘述
者顯然認爲這種精神值得欽佩。她們的這種勇氣通常是以暴力的肢體行
爲的形式呈現出來的。比如，有殺了自己的小孩又自殺的母親 。她們因
不忠、或懷疑她們清白的丈夫而被迫做出這些絶望的行爲。在一個故事
裏，一名官員的妻子帶著一雙兒女陪同丈夫去陌生的郡縣任職，卻發現丈
夫偷偷安排了情婦自己乘船一路跟在他們後面 。一天早晨，在丈夫藉口
離開家人去找情婦時，妻子給那條船上送了盒 “點心”，還附上了禮貌的問
候。丈夫打開盒子看到的卻是自己兒女的人頭。等他回到妻子那邊時，發
現她已自盡而亡。我們可能以爲作者會譴責這樣的暴行，然而這則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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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蔡郝妻妾》包含了兩則故事，
妒。洪邁《夷堅志·丁志》卷一四，第 ６５９ 頁。
③ 這是前注提及的篇目中的第一則故事。
①

更近本真：一位翰林學士筆下的非文人階層 ·９１·

敘述者明確地讚揚了這位妻子願意做出如此行爲，並將她的選擇與歷史傳
記裏記載的女“英雄”相比擬。但儒家經典中頌揚的大多數此類女性，她們
施暴背後的原因都不僅僅是婚外情。
另一個道德問題複雜的故事講的是酒肆老闆張生的妻子 。南宋早年
金兵屢屢南下，張妻被當時入侵揚州的一名金兵軍官掠走了。她多次告訴
綁架她的人，自己的丈夫藏了一大筆錢，於是兩人折回搶了她丈夫。這樣，
金兵就相信了女子全心愛慕自己，把她帶在身邊，還很信任她。一天晚上，
他喝醉了，張妻便拿刀把他刺死了，然後帶著他的所有財産（包括她丈夫的
錢以及那金人搶來的所有錢財），逃回了自己丈夫身邊。回家以後張生對
她破口大罵，但她聰明地指著自己帶回來的東西問張生，如果不是她那樣
贏得了金賊的信任，他們現在怎麽會有這麽多錢財可以享用？在故事最後
附上的評論裏，洪邁特地對張妻大加讚賞，把她的 “英勇”與她的家鄉淮陰
聯繫在一起。他告許我們，淮陰自漢朝的韓信以來，出了很多 “剛清立節”
之人，連那裏的“婦人女子”也是如此，讓人好奇故事裏的丈夫會不會同意
他的這個評價。
不難發現，這些故事和相對不那麽暴力的故事的共通點，是它們都顯
示了女性的自主自立，儘管性質不同。王八郎是一名客商，在旅途中與一
名歌女交好，回家以後便告知自己結髮二十年的妻子説要休了她 。妻子
盛怒之下把他拖上公堂，堅決要求離婚並索取一半的家産。故事的焦點是
妻子在縣宰面前對丈夫憤慨的控訴。縣宰同意了她的要求，並允許由她撫
養王本想帶走的兩人的幼女。女子開了間舖子賣器物，一天，王又來氣她，
路過她舖子的時候説她開店永遠也掙不到錢。然而事實與他的預言完全
相反：女人生意興隆，日漸富有，而跟新歡同居的王八郎錢財日益耗盡，死
時貧困潦倒。
①

②

（ 二） 默默受苦的女子

每個大膽且敢作敢爲的女子的故事背後，都有著更多關於默默忍受虐
待而不敢反抗的女子的故事。跟英勇女子的故事不同，雖然這些故事裏的
女人們默默受苦，但故事本身卻不會設法讓人注意到那些苦難。就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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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了她們的痛苦，往往也並不能歸功於故事的刻畫和呈現手法。
外省官員王從事帶著妻子回到臨安等待新的任命 。王不喜歡他們一
開始入住的街區，便跟妻子説第二天早上他會去找更好的住處，一找到就
遣車來把她接過去。不幸的是，有人偷聽了他們的計劃。第二天，王早早
出了門，差不多中午的時候，有輛車來接王妻。妻子毫無疑心地上了車，結
果卻被送到了買賣婦女的人販子那裏。王四處尋覓，卻找不到妻子。五年
之後，王被調去衢州（浙江金華的西邊）任職。一日，他前去赴西安宰的宴
席。一道老鱉上桌之後，他便開始抽泣。被問及原由，王解釋説妻子以前
常給他做這道菜，嚐到這個味道讓他又忍不住思念起妻子。主人請做菜的
人出來與他一見，結果不是别人，正是王妻。她被西安宰買來做妾，當晚恰
巧被叫去廚房幫忙。聽了王妻在臨安失蹤的故事以後，西安宰深感憤慨，
立刻提出將女子歸還給王，甚至都没有開口提贖金的事情。夫妻二人從而
得以團聚。
敘述者給出了消息提供者的名字，還爲自己忘記了王和西安宰的全名
道歉（估計是爲了保護當事人不會因事情曝光而受辱，所以故意 “忘記 ”
的）。不過，敘述者接著告訴我們，他一聽到這個故事就決心一定要把它收
到集子裏，否則後世就不會知道西安宰的慷慨美德，那真太可惜了。而王妻
的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麽，故事完全没有從她的角度解釋。有個細節很有意
思，王妻從未跟新丈夫提起過自己遭遇的災難，但她爲什麽這麽做，文中並未
提及。發現這裏有蹊蹺後讀者自然會好奇，但講故事的人對此並不感興趣。
①

（ 三） 有著未説明或被壓抑的苦衷的女子

有的故事裏的女子顯然遭到了男人的不公或虐待，但她們的委屈從未
被説明。這些女子通常都會變成鬼回到人間，但她們去對峙的是曾經虐待
她們的男人，還是碰巧在她們死亡地點遇到的男人，有時交代得並不清楚。
如果涉及的男子是官員，《夷堅志》有時在是否給出細節（人名、犯罪細節）
上會很謹慎，所以讀者常常無法確定故事的内幕到底是怎樣的。這些隱晦
的敘述可能因爲隱匿細節而帶有一種縈繞不去的特質，不管是在讀者還是
男主人公的腦海裏。
一則故事裏，一位未提及姓名的官員回臨安拿調令，途中投宿在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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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官舍 。當僕從散去只剩他獨自一人時，他被兩隻女鬼對峙，一個接一
個地罵他。但她們在罵什麽呢？第一隻鬼對他怒目而視，指著自己的胸口
説：“胸中有玉環，問君知不知？”完全不清楚她是什麽意思。説完她就突然
離開了房間。然後第二隻鬼就出現了 （從不同的門進來的）。這隻的懷裏
抱了個嬰兒。她也瞪著男人，説：“官人殃殺我。”讀者不清楚這裏的“官人”
是人稱代詞（“你”），還是指某個其他的官員。主人公被嚇得不能自已，想
跑卻挪不動腿，想呼救卻叫不出聲。不久他的僕從們回來了，當晚他就立
即逃去了另一間旅舍。整個故事就是這樣，一共不到兩百字。
在極端的例子裏，女人竟然也有苦衷這一事實本身，可能都會被壓縮
到幾乎看不到的程度。故事的内幕幾乎完全被略去了。某個武官娶了位
姓林的妻子 。有天晚上，他們讓家裏的婢女去院子裏割點蔬菜做晚飯。
婢女在屋外時，武官突然大叫一聲，倒在地上昏了過去，直到第二天早上纔
恢復意識。婢女也是第二天早上纔從院子裏回來。她解釋説自己割蔬菜
的時候，一個僅一呎高的小男孩從地裏冒了出來，拽著她的衣服想要把自
己拔出來。她於是用刀砍他，小男孩就變成了好幾個小孩，越砍越多，她最
終敵不過，被壓倒在地。這家人算了算兩樁怪事發生的時間，一樁在屋外，
一樁在屋内，確實是同時發生的。武官一直没有從突如其來的疾病中完全
康復，不久就死掉了。他的妻子林氏則改嫁給了另一個官員。
有件事故事交代得很清楚：兩樁怪事之間有關聯，且這關聯的意義非
同尋常。但究竟是什麽聯繫呢？想必是既不幸又讓人不安的事情，這也是
爲什麽故事只是以古怪而明確的方式給出了暗示。我們可以猜測，也許是
那昏過去的丈夫的魂魄在院子裏猥褻了婢女。但院子裏的襲擊者個頭極
小、拽著她衣服往上爬（就像小孩拽媽媽的衣服一樣）以及她用刀子反抗的
細節，都證明應該不是性騷擾。小孩也許是被殺掉或被流産之後，埋在院
子裏的嬰兒的鬼魂，很可能是丈夫强姦婢女或與之偷歡的後果。這種事情
得瞞著外人（也許也得瞞著妻子）。丈夫曾經難以啟齒的行爲，現在受到了
要被曝光的威脅，他不久之後的死亡，想必是因殺害嬰兒遭的報應，也進一
步證明了這一點。甚至故事裏稱呼他的奇怪方式（“林氏婿”，即“娶了姓林
的女子的男子”）也暗示了他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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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女瘋子和中了邪的女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因爲關於這類女子的故事數量很多，描述到的
各種行爲、境遇和靈魂附體的情況的範疇也很廣。出人意料的是這些故事
裏女性的瘋狂並没有引起學術界太多的關注。這是一個值得更多審視和
推敲的話題，本文簡短的討論還遠遠不够。正常女子突然瘋魔或被妖怪附
身（可以通過她們説話）的現象屢有發生。這些故事裏，女人比男人更常毫
無徵兆，又莫名其妙地精神失常。瘋掉的男性一般都是些特定類型的角
色：“瘋道”或者“癲僧”。相比之下，各個社會階層、各行各業的女子似乎都
很容易突然就瘋了，有的是暫時的，有的持續很久，有時甚至是永久的。
雖然有例外，但女子的瘋狂和中邪通常跟性有關：一個女子會因爲太
過風騷放縱而被認爲是“瘋了”或是中了邪。故事會把她的驚人行爲，歸咎
於是某次意外遭遇讓她魔怔了。比如，一直盯著樹幹看的女孩容易受到裏
面樹魅或樹魈的蠱惑。之後她們會每天化妝打扮，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幾
個小時滿口黄腔地浪蕩狂歡 （家人在外面聽到的）。有一個這樣的女孩被
自己窗外的梧桐樹精給蠱惑了 。當她擔憂的父親砍倒那棵成了精的樹
時，她連聲大呼“梧桐郎”。另一個女孩被不知來歷的妖怪附了身，從自己
房裏出來時，家人發現她臉很紅，像喝了酒一樣 （但她没喝）。當她哥哥問
她發生了什麽事時，她回答説：“不可言，人世無此樂也。”
據洪邁説，在南方特别容易遇到被稱爲五通或木客的妖怪。他寫了一
篇很長的故事，來綜述這個臭名昭彰的妖怪帶來的種種遭遇 （這個五通或
者五通神與前一個故事裏梧桐樹的名字基本同音）。 洪邁發現這妖怪在
南方的普遍程度跟狐妖在北方的相當。後來五通教得到了南宋朝廷的認
可（名稱改成了五顯），供奉五通的寺廟、神社也愈發興盛。五通在佛教和
道教中都被尊爲神靈，這也證明了馴服這個麻煩的妖怪有多艱難以及人們
對它的信奉有多普遍。在明朝，五通變成了財神 。但在後世被人尊敬的
五通，與我們在《夷堅志》裏看到的惡意滿滿的禍害相去甚遠。
在這些故事裏，五通是個勾引女子並製造瘋癲、昏迷、疾病甚至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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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怪，他還是意外懷孕、非自然且可能歷時彌久的妊娠、以及最終誕下畸形
或者獸形嬰兒的罪魁禍首。不正當性行爲又一次在故事裏與女性的性慾
聯繫在了一起。五通不是簡單地騷擾、强姦婦女，而是先變成英俊又有教
養的君子模樣，或者更狡猾地“隨人心所喜慕而化形”，然後再去勾引女子，
這樣她們就會失去理智、心甘情願地與他交合了。五通甚至可能現出 “原
形”（不管那是什麽樣的），或者以猿猴、長毛狗、癩蛤蟆等樣子出現。這些
案例讓與其交嬗聽起來更可怕、無法想像，但也更能讓讀者産生好奇。
關於女子與五通性交的故事，跟我們在《夷堅志》裏看到的男人被女鬼
和狐妖色誘的故事之間，有著明顯的相似，但也有諸多不同。最鮮明的不
同點在於，瘋癲並不是關於男子被色誘的故事裏的要素。另外，五通的故
事都没有好的結局，但有時關於豔鬼的故事會有，至少有的結局對於男人
來説並不算是災難。而對於遇上五通的女子來説，卻不是這樣的。還有一
個不同點是，男人是不會被長得像野獸一樣的女子勾引的；化成女人來色
誘男人的女鬼或者狐妖都很漂亮 （至少在她們勾引人的時候）。五通現身
的樣子則可以是嚇人的，也可以是英俊的。
瘋癲或靈魂附體，可能常常只是旁觀者的判斷，事實上這些女人是否
真的被蠱惑、妖化或發瘋，就見仁見智了。在社會習慣性苛責任何女性性
慾表現的影響下，這些故事很容易會將某個女子的性幻想或真實的愉悦，
曲解成女性瘋癲的案例。
另一個不同但具有可比性的例子是關於女狐妖或女虎精的。位於襄
州（現在的湖北襄陽）南邊的陽臺鄉下，因南宋早年的戰亂而破敗，據説常
被妖精怪物騷擾。乾道年間 （１１６５—１１７３），那裏屢見虎精，據説以吃抓到
的猪、狗和小孩維生 。江同祖是湖廣總領所的幹官，奉命在區域内巡查，
在鄉間穿行時幾次遇到了據説是那虎精變的女人。她的外貌和衣裝顯得
很不吉利：看起來有四五十歲，膚色暗黑，頭髮挽成一個獨髻；不施粉黛，兩
眼通紅。她抱著只小狸猫，放下來的時候就會在她前後跑來跑去。後來，
江同祖到了府城襄州，又碰到了這個女子：她因疑似與幾起兒童失蹤案有
關被抓捕、提審。爲了給自己辯白，女子寫了張狀子（她知文識字），解釋説
自己是士大夫家的女兒，父親曾任知縣。然而她婚姻不幸，丈夫已不在人
世。没有子嗣的她選擇孤身一人四處流浪，勉强苟活。她曾在市集裏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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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她身世來歷的惡少侮辱、詆毁成異類。她的解釋在我們聽來十分可信，
顯然郡守也覺得至少也有些是真話，所以並未對女子加以嚴刑，而是把她
綁起來押送出了自己郡的管轄範圍。據説女子住進了山裏，但最終也被那
裏的居民趕了出來，然後她的行蹤就不爲人所知了。郡守不願懲罰她，想
必除了她奇怪的外表和生活方式以外，也没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她犯了罪。
但是這樣的女子總是會惹來懷疑和無端的流言，就像那些被認爲風騷的女
人一樣。雖然郡守決定把她無罪釋放，但她的故事在《夷堅志》裏的標題仍
然是《陽臺虎精》。
除了上文討論的幾類人以外，《夷堅志》裏還有一些關於更明顯的 “他
者”的故事。這些故事講的是入侵大宋的金人。１１２５ 年，他們佔領了中國
北部，俘虜了宋朝的兩位皇帝（在位和退位的），把大宋朝廷，或者説是其殘
留，驅趕到了長江以南，一待就是一個半世紀（直到下一次由蒙古人發起的
入侵）。金人入侵是一個朝代的災難和一個國家的創傷，那時的洪邁年僅
三歲。宋朝再也無力收復北方腹地，更不用説他們北方的敵人在後來的數
十年，尤其是在洪邁任官和收集故事的那幾十年裏屢屢南下，給整個南宋
蒙上了一層陰影。《夷堅志》裏關於貪婪的北方侵略者的故事基本上和我
們想像中一個驕傲卻被征服、在被佔領後的好幾十年裏一直受辱的民族會
寫出的一樣。本文在此將不討論這些故事，因爲已有相關研究存在，而且
畢竟它們也没有很出人意料 。
在筆者看來，本文所討論的故事更有趣也更充滿驚喜。也許本文歸納
的有些類别的故事體現出的敘述者的態度和臆斷，剛好符合我們對於這種
文人階層之間口口相傳的故事的預期 （比如那些關於富商的故事）。但其
他類别的則很可能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因爲它們開明 （騙子的故事），真
誠而有同情心（娼妓的故事），抑或態度曖昧不明（卑微的勞動者的故事）。
故事裏對來自各個社會階層、各行各業的女性的關注，不管這些角色是惡
劣、英勇、冤屈、瘋狂還是狠毒，也都是 《夷堅志》極吸引人的特徵。雖然要
完全説明女性在這些故事裏的重要性並非易事，《夷堅志》的這一特點也很
少被人提及，但這無疑值得學術界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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